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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  记 (代)

1933年初 , 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 , 为了筹办军费 , 决定

采用鸦片政策。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 , 手中现货不足 ,

乃从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 ; 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 , 鼓励种植鸦

片。后来 , 大约是 1936年 , 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 , 大力生产 , 以

后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。为了鼓励吸毒 , 各地广设

“禁烟协会”、鸦片馆 , 并设“女招待”, 大事吸引青年。1942年 , 日

本“兴亚院”召开了“支那鸦片需给会议”, 做出了“由满洲国和蒙疆

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”的决议 , 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

积到三千公顷。据古海 估计 , 至伪满垮台止 , 伪满共生产鸦片约达

三亿两之多。鸦片利润在 1938 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, 1944

年利润增至三亿元 , 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 , 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

要来源之一。吸毒的烟民 , 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 , 全东北平

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。

———摘自溥仪 《我的前半生》第八章《由疑惧到认罪》

1985年 8月 9日的日本《每日新闻》 最新报道 : 日本爱知大学江

口圭一教授 , 前不久发现的“沼野资料”, 以非常详细而又具体的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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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内容证明 : 日本强行在中国大陆生产和贩卖鸦片 , 不仅进行经济掠

夺 , 而且还有组织地贯彻削弱中国民众抵抗力的政策。

“沼野资料”是曾任满蒙 (疆 ) 政府经济次长 (行使“大藏大臣”

之权) 的沼野不二 (1981年去世) 生前收藏的满蒙内部文件。因为这

批文件大都写着“沼野”或“沼野次长殿下”等字样 , 由此判定是沼

野收藏的文件。

此次重见天日的“沼野文件”, 包括该政权内部鸦片特别会计决

算表、鸦片收入和原料罂粟栽培情况一览表、供求计划表、划分罂粟

栽培区的讨论方案、鸦片上市对策等三十一项内容。资料还表明 : 该

政权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 , 按地区分配罂粟栽培面积 , 并扩大到从未

栽培过罂粟的广大地区。政府按每两三元两角至三元五角的价格收

购 , 再以每两十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中国其他地区 , 从中牟取暴利 ;

同时又毒害了中国人。

江口教授还指出 : 可以说 , 这些资料是日本在华推行“毒化政

策”的确凿证据。也可称之为“又一次鸦片战争”。

———见《参考消息》 1985年 8月 12 日一版

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 , 不仅是要腐化中国人民 , 并且有

比这更阴险的性质。

———摘自 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》中译本第 300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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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死亡之行

古秋儿真的死过一回 , 可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; 更奇的是 , 六十年

后 , 他能清楚地记得死去又活过来的心灵感知 , 娓娓道来 , 活灵活现。

听者———无论老人和小孩、男人或女人 , 谁也没法反驳他。因为 , 凡是

听他述说的人 , 谁都没有死过的体验: 更何况 , 其中一些上年纪的人 ,

是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。

近年 , 有几位生命科学家 , 先后从北京、上海特意赶来 , 仔细聆听

老人的讲述。当他们听完 , 都连连点头说: 可信 ! 并说 , 这叫“濒死体

验”。在日本 , 在美国 , 都发现过这种奇妙的“濒死体验”; 也可以叫它

“一时间的死亡之行”。一位科学家还举例说 , 日本横滨某先生 , 十八岁

那年的一次车祸险些丧命。事后 , 他回忆起死而复生的那种奇妙的生命

体验 : 那天 , 他骑着摩托车去商店 , 一辆卡车迎面驶来 , 他躲闪不及 ,

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巨响 , 他和车 , 被抛出几米以外。可当时 , 他根本没

觉得恐怖、痛苦 ,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生所经历的、印象最深的一幕幕 ,

就像放电影。“电影”一结束 , 他又像躺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, 景致美极

了 , 草原上开着各色的花朵 , 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, 微风徐徐吹来。可是 ,

他欣喜地正要起身去漫游 , 隐隐地听到仿佛来自远方的、很严厉的训斥

声: 不许动 , 老老实实地躺着 ! 他吃力地睁开眼 , 恍惚地看见十来个穿

白大衣的人围着他⋯⋯他已经死过去五个多小时 , 被医生救活了。美国

著名医学家雷蒙德·摩迪 , 也收集过十几名死而复生者的濒死体验。其

中一个男病人曾自述: 当他进入极度痛苦时 , 耳旁听到医生宣布他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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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话音。与此同时 , 他觉得自己快速地穿过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 , 而后

发现远处有自己的身影 , 那是他的躯体。不一会儿 , 一道神秘之光闪现

在眼前。迷迷糊糊中 , 他觉得自己徐徐地飘了起来 , 他看到了自己最亲

近的人 , 还和他们说了些什么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, 他觉得又回到自己

的躯体⋯⋯这位科学家还说 , 人的“濒死体验”, 通常是发生在生命骤然

突变的非常境遇下 , 才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心灵感知。

古秋儿老人听罢这席话 , 会心地微笑道 : 对着哩 ! 对着哩 !

那天 , 战斗来得异常突然。

一千五百余众的抗日救国军 , 浩浩荡荡 , 翻越过古老、残破的万里

长城 , 沿着崎岖的赶羊道 , 向南疾行。西边山峦上 , 晚霞红若桃花 , 映

照得战士们的脸儿红扑扑的。霞光渐渐被薄暮替代 , 尔后 , 圆月东升 ,

晚风习习 , 山丛里宛如清凉的白昼 , 怎不令人心欢神爽。古秋儿情不自

禁地低声哼起家乡小曲 :

正月里来呀正月正 ,

唱一段小曲敬明公:

能掐会算是苗光义呀 ,

刘伯温修下了北京城。

草船借箭是诸葛亮呀 ,

斩将封神是姜老太公。

今天该唱哪一位 ?

岳大元帅抗金兵⋯⋯

是军长让古秋儿唱的。军长和古秋儿都是兴化县人 , 都喜欢听家乡

小曲。古秋儿勒细嗓子 , 拖着腔 , 很像京东的皮影调。军长就躺在他身

后的担架上 , 静心地听。古秋儿和另一位警卫员抬着军长 , 走在队伍的

中间。两个月前的饮马坑突围战 , 军长左腿负伤 , 参谋部已给他联系好

养伤的去处 , 可他硬是不肯离开队伍 , 只好用担架抬着他。

军长叫孙永勤 , 他领导着一支自发的农民抗日队伍 , 在长城外打鬼

子很有名。1935 年 8 月 , 在 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 的著名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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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后称“八一宣言”) 中 , 曾列举了吉鸿昌、方志敏等十一名抗日英雄 ,

其中 , 就有孙永勤的大名。这次夜间长途行军 , 孙军长同战士们一样高

兴。因为此行将给大家带来福音。“立夏”已过 , 热天将至 , 战士们都还

穿着熬冬的厚棉衣 , 有的已开花露絮 , 几乎天天要跟鬼子转山、周旋。

部队正愁苦“换季”的困难 , 关内某县的夏县长 , 托“朋友”送信来 ,

请救国军火速入关 , 由本县给他们换夏装和补充给养、弹药。条件是 ,

帮助本县消灭扰民的一伙惯匪。孙军长几经考虑 , 答应了这一条件 , 并

约定好到达日期和行军路线。

黎明时分 , 部队经过一整夜地奔波 , 进入五里多长的茅山大沟 , 两

旁的山崖陡峭 , 灌木、蒿草丛生。

蓦地 , 左前方灰蒙蒙的山梁上 , 一颗红蛇芯子般的信号弹 , 腾空飞

起。刹那间 , 两边崖顶上一齐喷射出火蛇一般的枪弹 , 飞向谷底 ; 手榴

弹频频爆炸。瞬间 , 谷底弹烟迷漫。孙军长大喊一声: 别慌 ! 快散开 ,

卧倒 ! 军长在发布命令的同时 , 滚下担架 , 跟古秋儿一起 , 原地趴在根

本挡不住身的黑石头旁。只听军长咬牙切齿地骂道: 娘的 ! 咱上了夏老

杂毛的当了 ! 中埋伏啦 ! 没等军长伸手 , 古秋儿赶忙递过去望远镜。

其实 , 根本用不着望远镜 , 抬眼就能瞄见崖头上摆动着的日本膏药

旗 , 以及那齐刷刷的绿钢盔。突然 , 有十多架日本飞机 , 像从山窟窿里

钻出来的活妖精 , 那么神速 , 疯狂地低空扫射。正向崖上冲锋或隐蔽还

击的战士 , 不时地被击中; 一颗炮弹嘶叫着 , 朝黑石头处飞来。古秋儿

急喊 : 军长 ! 欲起身扑过去 , 可是炮弹不等人 , 已在他们的不远处“轰”

地炸开。古秋儿感到头部像被什么猛击一下 , 眼前一片黑 , 他奋力支起

身子 , 复又倒下。再后 , 他感到整个身子往下沉 , 就像掉进一口深井里 ,

四周围漆黑 , 又那么狭窄 , 下沉中 , 就像快要把身子挤碎似的。不 , 不 !

决不 ! 他呐喊着奋力挣扎 , 却又喊不出声。他痛苦地挣扎一时 , 眼前忽

地闪出亮光。这时 , 他恍惚又看见了军长。军长就趴在担架旁 , 两条腿

被炸烂了 , 可他还在指挥战斗。他命令四大队长赵四川 , 即刻攻占东梁

制高点 , 火速率队突围。赵四川却弯下腰去背军长。军长猛地推开赵四

川: 快去执行命令 , 我掩护 ! 他说罢 , 伸手从身旁倒下的战士手里拖过

机枪 , 朝崖头上连发射击。此刻 , 头顶上的飞机又俯冲下来 , 低空扫射 ,

军长的前胸再次饮弹。他两手无力地松开机枪⋯⋯古秋儿痛心疾呼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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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———长———他仍然喊不出声。与此同时 , 他觉得自己难于自控的身子

又朝下沉 , 似又一次通过那口挤压他的窄井。他苦苦地挣扎: 不 ! 不 !

决不 ! 呐喊中 , 他感到身子仍在挤压中徐徐下沉 , 伴随着“扑通”一声 ,

他觉得身子猛地一颠 , 像块重石头似的跌到谷底。我不 ! 他挣命般地猛

劲儿朝上蹿 , 身子却像被什么箍住一样 , 一点儿也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 ,

他感到脑袋木胀、眩晕 , 一只胳膊似没了知觉。他再一次呐喊、挣扎 ,

几乎在绝望中 , 眼前忽又闪出一束耀眼的强光。伴随着光亮 , 身子忽然

轻得像片羽毛 , 徐徐飘起 , 使他极快地脱离那黑洞 , 越飘越高、越远。

他梦幻般地在半空中飞翔。边飞边朝下望 , 居然看到了自己的身躯 , 仍

然趴在沟谷里的那块黑石头旁。头骨左角流出一摊紫血 ; 左胳膊关节以

下也洇出血 , 袄袖都沁透了。依然是黑石头旁 , 怎么没了军长 ? 只有那

被炮弹掀翻的担架。他恨不得立马落下来 , 去寻找军长 , 却又身不由己 ,

不仅落不下来 , 反而越飘越远 , 一直飘向西北方向。

不知飘了多长时间 , 他飘过了峰峦起伏的群山和长城。又向西北飘

了一时 , 他望见了家乡三岔那个小山庄。一片碧绿的山坡上 , 散放着几

头牛。对 , 整五头 , 三黄两黑 , 都是他儿时放过的牛 , 至今还记得那五

头牛的名字。恍惚间 , 翠绿的山野里 , 出现了一片片秀美的花地。在河

川 , 在缓坡 , 花地多得几乎连成一片。那花儿 , 有紫红色的 , 粉红的 ,

纯白色的。花瓣儿硕大 , 且朝上收拢 , 花朵儿形同小碗状。那艳丽的碗

状花朵 , 顶在菜绿的花棵上 , 好似一个个浓妆淡抹的少女 , 亭亭玉立 ,

姿色悦人。

听老人们说 , 有毒的花 , 大多娇娆艳美。就像荒山上的野罂粟 , 片

片秀朵朝天收拢 , 黄灿灿形若倒挂金钟。看去素雅圣洁 , 风里摇曳 , 飘

然欲仙。名字也特美———虞美人 ; 可那花与果却万万吃不得 , 牲口吃下

去 , 立马会毒死的; 人就更沾它不得。对了 ! 他想起来了 , 这大片的秀

美的花棵 , 就是罂粟 , 也叫大烟。是日本人逼迫乡亲们种的 , 他离家那

年就开始种了 , 这季节正是大烟开花的时候。大烟 , 大烟 , 有毒的大烟 !

他想起了家乡的烟害 , 狼心狗肺的小鬼子们 !

他这么想着、暗骂着 , 那红艳艳的花朵 , 一眨眼幻化成了血红的浓

浆; 就连那纯白色的花朵 , 每一片花瓣也在滴血。怎么 ? 珠子姑娘咋会

从血泊中钻出头影 ? 是她 ? 就是她 ! 头发、眉毛、耳梢都在滴血 , 这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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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子让他大吃一惊。他太熟悉这位秀气的山姑了 , 他们一起合群放过羊。

百来只山羊 , 撒在四道沟的阳坡上吃草 , 他俩钻进阴坡的老林子里 , 去

看珠子爹种的大烟 (即罂粟 )。他永远忘不了那场暴雨来得及时 , 让珠子

他俩钻进狭小的、看烟地的草窝棚; 珠子特怕蛇 , 暴雨中 , 又因那条花

蛇茫然而至 , 吓得珠子同他紧紧抱在一起。那年他十八岁 , 是他第一次

贴近女人身 , 从此他深深爱上珠子⋯⋯也因为珠子妹 , 他才去投奔救国

军。从军两年来 , 无论他走到哪里 , 珠子姑娘就像镶嵌在他的心上一样。

这会儿 , 珠子怎是这副惨相 ?她咋也陷进了血的烟海里 ?令他费解⋯⋯

他憋闷得胸腔像要炸开 , 忽见得又一处红艳艳的血浆在蠕动。呀 !

瞬间又钻出个人脑袋。随着整个人头的渐渐浮出 , 他看清楚了 , 是一位

男性老人 , 眉毛、胡须都在滴血。他很快辨认出是尚玉祯爷爷 , 老人是

庄里最殷实的富裕户 , 一向勤劳节俭 , 还乐意帮助人 , 大伙都尊称他

“大善人”。鬼子占家乡那年 , 他被鬼子逼着种了二亩大烟 ; 他儿子尚三

官当过奉军排长 , 领回个玉叶般的漂亮媳妇 , 那年也吸上烟瘾。想不到

他老人家怎么也⋯⋯

困惑中 , 视线内的另一片烟浆里 , 又钻出个又秃又圆的男人头。他

马上认出是外号叫“小脑袋”的姚广 , 一位老实厚道的山汉。他的老妈

妈姚奶奶是全庄有名的“事姥姥”, 谁遇着不明白的乡俗事理 , 都去问

她。姚广是她的独生子 , 一向孝敬老妈 , 一家人日子和美 , 其乐融融。

姚广叔万不能遭不测啊 ?

那一片片殷红的血色烟浆 , 有几处地段还在咕嘟嘟地冒泡。他真的

不愿意看到有哪位乡亲再冒出 , 他断定这不是啥好征兆 , 也就不想再看

下去。

他梦境般地悠悠然又转向西南 , 身下是一片无边的原野。蒿草翠绿 ,

间杂着各色野花 , 太美了。微风徐徐吹过 , 风动花移 , 无比神奇。他忽

然发现草地上有人在走动 , 是一位衣衫漂亮的中年妇人。面容是那么熟

悉、亲切 , 很像他的妈妈 ? 对 , 就是妈妈。妈妈呀 ! 他大声呼喊着死去

的母亲。意想不到的是 , 这一次他竟呼喊出声。那女人寻声仰起头 , 朝

半空撒望一会儿 , 才瞧清空中飘浮着的、穿棉军装的小伙子。她愣然地

喊道 : 你是谁 ? 我不认识你 ?古秋儿大声回答道 : 妈妈 , 我是您的儿子 ,

古秋儿 ! 妈妈惊喜地: 是秋儿 ? 我的儿子 ! 你长这么大啦 ? 古秋儿说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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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 , 我都二十一啦 ! 他又反问妈妈 : 您好吗 ? 妈妈欣然一笑: 我好 !

妈妈确实很好。穿戴 , 再也不是衣衫褴褛 ; 脸庞也比生前舒展许多。妈

妈手里提个柳条篮子 , 篮里盛满伞状形的东西 , 像蘑菇 , 又不全像 , 似

在闪闪发光 , 并闪烁着半圆形的五彩光圈。呀 ! 他才发现草滩上所有的

花儿都在发光。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奇花异草 ? 简直就像仙境 ! 他猛然记

起 , 妈妈死前总说死了好 , 落个干净。妈去世那年他四岁 , 好像什么都

懂了。他抱着妈的脖子说妈您别死 , 都说人死了会下地狱的 ! 可现在看 ,

这儿比天堂还美 ! 他高兴得脱口而出 :

妈妈 , 我原想人死下地狱会受苦受罪 , 给您送葬时我哭得死去活来 ;

归其白流了一箩筐泪。若早知道阴间是这样 , 我该高兴才是。

妈妈仰着头咯咯地笑 : 秋儿 , 你说得对。妈活着时 , 什么苦都吃了 ,

苦得难熬时妈就想 : 这跟下地狱有啥两样 ? 万没想到 , 真的来到这边 ,

倒是无苦无忧了。不过 , 人非得迈过“死”的门坎 , 才能真正明白“活”

是怎么一回事。其实 ,“活”从来就随带着苦 , 只是人跟人苦的滋味不一

样儿。穷人为受穷愁苦 ; 富人为富也愁苦; 当强盗的也必有它的苦下场。

仔细一琢磨 , 也就是这个理儿。

这时 , 妈妈像忽然想起什么 , 急问古秋儿 : 我的儿 , 你咋也来到这

儿 ?

古秋儿说 : 妈妈 , 我投奔孙永勤了。

妈妈一脸不解的神色 : 你说啥 ? 啥孙永勤 ?

古秋儿说 : 孙永勤就是抗日救国军的军长 , 他发狠心要赶走日本鬼

子。妈您也许还不知道 , 两年前 , 日本鬼子已占咱热河省了 , 还成立个

伪满洲国 , 就是咱的东北四省 , 以长城划为“国界”⋯⋯

妈妈苦苦摇着头 , 叹息地: 你看 , 你看 , 亏得我赶早来到这儿 , 要

不也当亡国奴啦 !

古秋儿立马接腔: 妈妈 , 我就是不想当亡国奴才投奔孙永勤的呀 !

我已参加几十场战斗 , 每一仗都干掉不少鬼子。我们非把鬼子赶出中国

不可 !

妈妈仰着头 , 静静地听着心爱的儿子说话 , 半空中的古秋儿忽然瞄

见妈妈脖颈上的红印儿 , 心里好一阵难过。他朦胧记起 , 妈是上吊死的。

妈给羊草甸子老赵家做工 , 后来听人们风传 , 是赵家的男人硬要同妈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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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睡; 赵家娘子就硬逼着妈妈上吊。妈妈一死 , 古秋儿孤苦伶仃 , 是

三岔的郑怀顺爷爷收留了他 , 让他在三岔吃百家饭长大⋯⋯

他想念怀顺爷爷 , 老人家还真的来到他的近前。就像土地爷一样 ,

刚从草滩里冒出来似的 , 安闲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弹三弦。老人家会说书 ,

稍有闲空儿 , 就抱着三弦自弹自唱。他能说成本大套的 《杨家将》、《岳

飞传》、《雍正剑侠图》。老人的家 , 就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在这个世界上 ,

怀顺爷是他古秋儿最亲的人。他立刻高声喊叫 : 怀顺爷 , 您怎么也来这

儿 ? 古秋儿暗想 , 自己离村时 , 怀顺爷的身体很健壮。

怀顺爷说 : 秋儿 ,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啊 ! 你得赶快回去。

庄里的乡亲们都好吗 ? 古秋儿忙问。

能好吗 ? 遭罪呗 ! 怀顺爷说 : 乡亲们都盼着你回去 , 你是从咱庄出

来闯世界打鬼子的好汉 , 有大事等着你哪 !

啥大事 ? 古秋儿性急。

嗨 ! 你回到家乡自然知。怀顺爷笼统地说: 到时候 , 你自会较劲的 !

妈妈忙说 : 秋儿 , 你快下来 ! 跟你怀顺爷一起回去。

怀顺爷忙摇手制止 : 可别 ! 秋儿 , 你飘着就证明你能回去。你快朝

东南方向飘吧 , 快飘到你的尸首那儿去 ; 再晚 , 就附不了体啦 , 我在三

岔老家等着你⋯⋯

古秋儿从小最听信怀顺爷的话 , 他同妈妈摆摆手 , 神速地朝西南飘

去。

他时高时低 , 飘忽了好一会儿 , 终于看到了那条大深沟。他估摸着 ,

应该看到自己的躯体了 , 可就是找不到 ; 别的战友的尸体 , 似也没有了 ;

也没了军长和那副担架。他感到有些不妙 , 惊慌、紧张。再一细瞧 , 倒

是多了不少大小的沙丘。他仿佛豁然明白了什么 , 就竭力去找那块黑石

头。很块就发现黑石头旁隆起的一个小沙丘 , 果然是自己被人掩埋了 ,

幸好 , 还露着大半个脑袋。一想到该怎样回到自己的躯体 ? 顿时觉得头

痛得像要炸裂似的。与此同时 , 似又难以自制地钻进了那幽黑、神秘的

窄井 ; 不过 , 这次是从黑洞洞的窄井朝上蹿 , 行进更加困难。他使尽全

身的力气 , 拼命往上扒 , 冰冷的水又一次次地把他冲刷下来: 不 , 我决

不 ! 他就一次次地强忍着巨痛 , 猛劲儿强挣 , 不肯向令他恐惧的黑洞屈

服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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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秋儿后来回忆 , 他真正梦幻般的“濒死”时间 , 大概不少于八个

小时。因为后来听当地老乡说 , 那天敌人“打扫”完战场撤退时 , 已经

晌午歪 , 也就是下午两点来钟。他那时已处于时而苏醒时而昏迷的状态 ,

一个鬼子先是踢他一脚 , 后又提起他的一条腿 , 随手又摔下 , 他是有感

觉的。不过那会儿 , 他正昏昏沉沉 , 没一点儿挣扎之力 , 鬼子才认定他

死了。当他昏过去再次苏醒时 , 已是傍晚时分。在这之前 , 当地老乡来

掩埋他们 , 他完全不知晓。他后来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渐渐苏醒 , 最先传

入他耳鼓的是轰隆隆的雷声。这声音似是由大渐小、由近而远 , 到后竟

变得隐隐约约。他的第一个意断是 , 刚才一定是下了场暴雨 , 并且至今

还没有完全停止 , 因为他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点声。也许 , 自己这次彻

底地苏醒 , 很可能是暴雨冲刷了坟头 , 而后又冷雨浇头有关 ? 此刻 , 他

的强烈欲望就是想睁开眼 , 看看自己究竟在哪儿。可他感到眼皮特别的

沉 , 就像有什么东西坠压着 , 几次努力都没有睁开。同时也感到自己的

头木木的 , 左半边一阵阵剧烈地疼痛。他听到不远处有“咕呦———咕

呦———”的鸟儿归巢声。他断定 , 天就要黑了。

不知是被雨水冲刷的 , 或者根本就没有埋好 , 他觉得自己的头是露

在外边的。他感到雨中晚风的清冷 , 可是 , 此刻他胸膛里却火烧火燎似

的 , 嗓腔干渴。他大张着嘴 , 接那滴滴点点的雨水 , 感到特别的甜 , 他

贪婪地连同唇边的沙子都勾进嘴中。雨刚停 , 他就听得头顶有窸窸窣窣

的活物爬动。他一着急 , 猛地睁开眼 , 一个像野獾似的黑影 , 从他的左

侧视线内消失了。

过了不一会儿 , 天空上的乌云缝隙露出星星。夜已深沉 , 四周围稍

一有点儿动静 , 他能听得真真切切 , 就愈发显得夜的寂静。

“呜———呜———”声音拖得很长 , 怪怪的 , 让他禁不住心里紧张。凭

自己长期的山里生活经验 , 他认定是野狼的嗥叫声; 而且是在呼唤同类。

因为在每一次血战之后 , 战地上常引来野狗或狼群 , 它们寻着血腥味儿

来趁火打劫。他暗自咬牙骂道: 野杂种们 ! 嫌小鬼子糟害中国人还不够

狠吗 ?你们也来当帮凶 ! 他立刻想到 , 过一会儿 , 很可能有狼群来 , 自

己应该有所准备。萌生出这一念头 , 他就想强迫自己首先要坚强地坐起

来。欲动身 , 可他怎么也动弹不得 , 肩膀以下沉甸甸的。他猜想是被沙

子重压着 , 能抽出来一只手也好嘛 ! 他试着先抽左手 , 抽不动 , 而且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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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特疼痛 , 一定是被炸伤了。他又改换抽右手 , 一猛劲 , 总算抽出来了。

因为用力 , 头的左半边又剧烈地疼痛。他抬起右手一摸 , 黏糊糊的 , 肯

定是伤口流出的血渍。他顾不得这些了 , 强忍着疼痛单手扒沙。就在这

时 , 他听得不远处有野狼的挠沙声和互相争食的哼哼声。这肯定不是一

只狼 ! 他心里一急 , 竟意外地猛然坐起来。果不其然 , 灰蒙蒙的夜色中 ,

在他眼前七八米远的暗沟中 , 有三四条黑黑的狼影儿 , 分头在挠着两座

沙堆 , 那里肯定埋着战友的尸体。他愤怒地一边大声胡乱喊叫 , 威吓狼

群; 一边用右手扬沙、抛石头。有只狼愣怔一下 , 侧过头瞅瞅他 ; 别的

狼理都不理 , 依旧埋着头挠个不停。他就继续叫喊、抛沙石。眼瞅着狼

们快要把尸体掏出来时 , 就在暗沟的北坎上 , 突然亮起个火球似的东西 ,

光亮四射。狼一见火光 , 吓得撒丫子就跑 , 好像再也没敢回来。因为那

火球时不时地就在北坎上忽闪几下。至今 , 他也说不准是人还是神在那

儿晃灯笼 ?

他迷迷瞪瞪、似睡非睡地一直坐到天亮。

雨后山野的早晨 , 清新、凉爽 , 几种山鸟儿欢叫出不同的声音 , 就

像在共同演奏一曲大合唱 , 非常悦耳; 一只灰獾在离他不远的蒿丛旁 ,

漫不经心地走过 ; 崖头的野杏枝上 , 三四只野喜鹊 , 撅着尾巴在“喳喳”

叫。这些 , 都给人一种安然、祥和的感觉 ; 可此刻 , 他头上的伤口又在

一剜一剜似的剧痛 , 并且像在流血水。这些他都能忍 , 只是那满沟膛子

大大小小、形状不一的新坟丘让他心如刀绞。这场遭遇战肯定打得很残

酷 , 不知有多少战友死伤 ? 军长到底怎么样 ? 是光荣了还是被战友救走

了 ? 他心里冷得发颤 , 禁不住放声痛哭。

他哭 , 太阳照样升起 , 并且很快爬过东梁头 , 强光直射当沟。不知

从哪儿飞来几只大麻苍蝇 , 嗡嗡地直向他头上的伤处叮咬; 与此同时 ,

他也嗅到自己头上的腥味儿。他感到不妙 ! 应该赶快把伤口包起 , 不然

它会发炎生蛆的。可又拿什么包呢 ? 他想到了自己的裹腿。于是 , 他用

力朝后挪动了好一时 , 才将两条腿从沙堆里抽出来 , 立马用那只好手去

解裹腿 , 边解边卷拢好。然后借助牙齿的力量 , 强忍着剧痛 , 用一只手

竟将头部和左臂肘部缠得紧绷绷的。随之 , 痛感似乎也减轻了许多 , 尽

管他累得通身大汗。

这会儿 , 胸腔里那逼命的干渴 , 又无情地袭来。一个严酷的念头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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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他 : 要想活命 , 就得尽快找水解渴。他想站起身 , 试了几试 , 终因头

晕腿软 , 怎么也站不起来。几次挣扎 , 几次几乎昏厥。站不起就爬 ! 他

想 , 趁自己还有力气 , 他丝毫不敢拖延。强忍着疼痛咬紧牙 , 开始朝低

凹深处爬。一般说 , 暴雨过后 , 低洼处总会积存下雨水的。为省点力气 ,

他在爬行中 , 遇石头扣住石头 , 遇蒿柴抓蒿柴 , 就像蛆虫蠕动一样 , 吃

力地、寸步一歇地朝低凹处爬。他寸进斗汗地爬了不知多长时间 , 绕过

多少个同伴的坟丘 , 到日头西歪时 , 终于在一块巨石下的滋水坑里望见

了水。水很浅 , 水面上还飘浮些枯草烂叶。他惊喜异常 , 拼尽全身力气

爬到坑边。先用下颏拱开水面上的飘浮物 , 又见水底有块泡开的干牛粪

和许多条游动着的小红虫 , 他哪里还顾及这些 , 一口气喝得水坑见底 ,

喉腔、内脏顿觉畅快、清凉。然而 , 瞬间的快感竟又引起头上的伤口破

裂、剧痛。他咬紧牙关死死抱紧坑边的大石头 , 不敢深呼吸。

他痛苦地忍耐中 , 耳边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有人 ?! 他立时紧张

起来 , 不知是福是祸 ? 一种听天由命的闪念 , 让他瞬间定下心来 : 管他

是什么人呢 ! 只要不是日本鬼子或伪军 , 总会有救。我毕竟是打鬼子的

救国军啊 ! 此刻 , 他求生的希冀多于恐惧。

他静听着越来越响的脚步声 , 并且睁大双眼 , 盯着离他不很远的山

弯小道 , 道那边 , 踏响碎石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, 就像踏着他的心房。

此时此刻 , 头上的伤痛似乎也悄悄隐退 , 代之以焦灼、等待或期盼 , 每

一秒钟都让他难以煎熬。

来人从山弯处一露影 , 他惊呆了 ! 期盼破灭了 , 沮丧充斥脑际: 日

他娘 ! 刚刚逃出虎口 , 又碰上两条饿狼 ! 他意识到 , 眼前的险境 , 如同

身边陡峭的悬崖马上要轰然倒坍 , 顷刻间就会向他压过来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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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祸兮福兮

分明是两个“黑皮子”保安队 , 闯入古秋儿的视线。军服、军帽全

是黑的 , 除了帽子上有两条明显的白道道 , 裹腿也是白色的。救国军弟

兄们恨他们一枪没放就投降了日寇 , 因此叫他们“白爪猪”。一个身材高

大 , 两腮是黑刹刹的扎蓬胡 , 天生一副恶相 ; 另一个是矮个子 , 倍儿胖 ,

脸儿白净 , 圆圆的 , 像个软面团儿。两个人都各背着一支步枪 , 右肘压

在枪托上 , 甩着大步 , 边走边擦汗 , 像是急慌慌地赶路程。拐过山弯 ,

两人就时不时地朝沟谷里的沙丘张望 , 嘴里还不停地叨咕着什么。语声

大时 , 古秋儿能听清一半句 , 不过是见景生情地叨咕这场恶战。听口气 ,

他们也参加了这场肮脏的伏击战。只听黑大个儿麻鸭大嗓地说 : 有两个

突围的傻× , 嚷着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!”冲我借道 , 我骂了他们: 娘卖

× , 没见我身后有皇军吗 ? 我正骂着 , 鬼子的枪弹从我耳边飞过 , 俩家

伙应声倒下。面团儿眼不离河滩地说 : 照说 , 这一仗打得孙大炮够惨的。

他的话音刚落 , 就瞄见了凹坑旁的古秋儿。急忙抬手一指: 田大哥你看 ,

那块大石头旁好像有个活的 ? 黑大个儿说 : 去搂一鼻子 ! 于是 , 两人几

乎是同时摘下枪 , 机警地顶上子弹 , 端着枪弯腰扑奔过来。

古秋儿自知灾祸来临 , 自己又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残身子 , 只能见机

行事。当两个“黑皮子”快要靠近他时 , 他虚阖眼皮 , 屏住呼吸 , 装得

微丝不动。

两个“黑皮子”离古秋儿不到十步远时 , 黑大个儿命令面团儿用枪

瞄准古秋儿 , 他自己提着枪 , 疾步跨到古秋儿身边 , 先是朝他的腰狠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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